
在四川大学为期两周的为精神分析的学生和临床同事所做的
关于“青少年”的讨论班，成都，2006年，1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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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霍大同教授的邀请，我得以到成都做一个为期十个上午
的关于当今世界青少年问题的授课。下午和晚上早些的时
候，我的工作是一些关于在主体的临床中的心理学家的临床
实践的会谈。

总之，每个早上被切分为大概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理论课
程，和一个紧接着的短暂的休息之后的一小时的与听众的讨
论。我也让十五个左右的“督导”活跃了起了。

不必说，我可以引出督导的这些教学，为我的教学提供了
一种重要的材料，将我带领到我的中国同事为我叙述的抵达
同听的要求和精神照料相关的临床和精神治疗的点上来：青
少年中的精神病的发动，在退行和精神病性代偿失调之间的
区分，等等。

我在问题和主题猛然出现的时候做反应：在精神分析的临
床相互约束和这样的约束有着精神分析的请求的后果的情况
下的，儿童的，“代传递”的和疯狂的位置。

对于开业者和人类学家而言，青少年继续了一个值得争议
的问题的源泉。通过临床，一个永恒的东西被精确为：青少
年是一个被迫的主体化的时刻，被迫的与性的和时间的不可
逆性的特质相遇的时刻。转变和过渡的年纪⋯⋯当青少年这
样询问他位于其中而获得躯体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场景的时
候，通过约束或者通过证明，他有时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方面，今天，正是传统启蒙的符号性工具的局限性和
机械化在提问。

“青少年”这个术语同“青春期”的术语一起表达出来，
它指示了将意义赋予给身体实在的修改的精神操作，在推动了
注定要在社会关系的当下状态中并被这种状态再认的性的宣言
的维度上。因此，青少年是一个“过渡”：一个作出幼儿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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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后结论和确定面对着生殖性和享乐的闯入的幻想建构的位
置的象征性操作。

我为成都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对这个青少年时刻的有条理
的重新阅读。青少年试图脱离在早期已经组织好的具有母性
自恋的信息和痕迹的身体。这个造就一个作为想象和实在的
伙伴的父母的重要性的降低的时刻。它变得不是太稳定，这
也引起了偶尔的特别尖锐的双重性的时刻和突然的抑郁的脆
弱。这种倾向对于女孩来说有时会特别危险（厌食）。童年
的组织、童年的场景将被躯体的生殖性的突然来临和精神性
的性化躯体的闯入所搅乱。我们认为青少年并不缩减为迫使
青春期修改的约束一种适应形式。青春期同时也是一个重新
考虑理想的时间，一个必须重建理想、相似、相异的时刻。
关于俄底浦的社会反应，同样也演绎出从家庭小说到“神经
症的个人神话”的过渡，神话，它使青少年不仅仅作为一个
家庭历史的产物而且更是作为一个同历史同文化乃至同乌托
邦即政治（比如：社会）相关的主体而出现。青少年没有出
现任何特定的结构，但正是在特殊的时间上持续了在结构中
的过渡：在这个时刻，主体被实在躯体的性的闯入所淹没。
防御一直持续到为了摆脱性或者离开性而将其理论化的潜伏
期开始起作用的时候。防御现在显得毫无效率，没有优势。
不光是原发性自恋中的孩子，既被主体丢失的那个人，“小
皇帝”，而且是防御性器官和过时的理想系统，都建立了一
种对于主体来说的缺失的客体。除了在他人那里打开一个口
子而挽救他存在的连续性以外，对于活着的主体而言，没有
其他的解决办法去帮助在理想和躯体关系中的丧失——对让
其熟悉的世界持续到现在的东西的丧失。这就是为什么青少
年要探索，想尽一切办法带着挑剔，有时候完全是通过揭
露，缺少的东西、有缺口的东西、不完整的东西，在平时的
言说中，父母、家庭或者社会，甚至是语言本身当中打开。
我们可以说，青少年必须自己再次创造一个还是语言身体的
身体，因为通过幼儿性欲建立起来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他而
且也再也找不回来。他必须创造出一个身体而不要停留在，
迷失在，分散在这样一个性对他的闯入的简单回应的领域
中。因此，这个青少年的过渡也是一个逻辑的时间，涉及到
这个年纪本身的激烈让我们不知所措。在不可逆和不可能的
维度上的自恋的丧失的过渡。对于青少年来说，它涉及到的
是将阉割不是无能和未成熟这件事符号化，更进一步涉及到
的是去面对这样的事实：作为母亲源初躯体的过时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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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地成为遭到一个重大的禁止所打击而作为巨大的放弃的
客体。身体重新成为可能，但不是所有都可能。

青少年的概念逐渐地从一个临近的概念即年轻人的概念中脱
离出来。但是远不是覆盖于临床、精神治疗或精神分析，而是
在知道的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相互关系的形成的同时结晶。以致
于所谓的“青少年危机”同样也对一个人类学的阅读感兴趣。
结婚年龄的后退造成了在孩子和不断增长的成年人之间的中间
阶段，这个现象带动着一个别的维度的发展，从男孩到男性以
及女孩到女性的关系。

青少年具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效应。精神机制中的阉割和其
提高的确认可以在某些在躯体和其客体之间的完备的整体性
获取一种形式的行为中被避免（比如，毒瘾、厌食、甚至流
浪），更是一个需要再发动的欲望的，不间断得对不完整性
的支持和证明进行填充的空的位置。青少年如何体现他的能
力相对于并非疯狂的欲望的联系和再发动的价值？问题是临
床的，它前涉到治疗的方向。同时它也是一个在被隐喻化和
符号化的设置所确认的青少年与文化的相遇的维度上的人类
学的空间；一些尊重了话语的第三方维度的中介的空间。它
回到开业者中间，建立一个常常在症状中暴露出来的，或者
带到一个被某些年轻人的行为的过渡不能掌握的相异性的领
域的，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无意识的主体没有年纪，那么一
个主体化则是需要断裂，需要过渡，需要时间的。青少年的
过渡时期，躯体自身变得陌生，它成为了一个标志的地点，
过渡的证明的地点。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迫性的相异性，当
这个年轻人将其作为他的对话者、特权的他者和总是有点过
度的威胁，甚至是迫害者的时候。

于是，所有一切发生：好象，当一方面，在一个生命的
单一性和一个社会的通俗小说之间的，另一方面，在每个
主体的位置和其家谱的继承上之间的距离增大了，主体的
绝路的危险性就扩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从一代到另一代
的精神生活的传递的过程中的淤积。同样，被迫和“两者
之一”相遇的具体的形象——也是脆弱的分配——，所谓
的青少年危机警告着，在现代性中对于一些再连接的不稳
定的代的裂块是在增加，好象在两代之间一个关键的挑战
（话语和死亡）变得坚硬。与社会问题和挑战相关联的现
代性嵌入到意味着同根源和以往的传递的过程中。

现代性和代正好作为观察和实践的领域的操作出现。精
神分析和人类学的目的发生了偏移。问题是，从社会临床
性的本质上来看，因为它面对着掌握在哪个东西上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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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能的对青少年的精神治疗对于主体来说也是一个他试
验的时刻——并非没有逻辑——其方式是将家谱评判的苛
求摆在症状上。正是在我们的临床进程假设人类学集中于
青少年危机的观点没有减缩为零的维度上，我们才可以期
望贡献于一个同现代性的人类学的对话。

开始讨论青少年提给精神分析的问题按照安排我在成都教
学的三个轴进行制作：

－　 历史的轴：青少年概念的出现。随着对启蒙疏导被
看作调节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的持续和模型的传统模式的
疏远，与生命的这个年纪相关问题被提到了前面。我们考
虑在哪个点上，年轻人可以作为暴力或作为作品产生的问
题同大型机构性的职业而相联系着：教育、照料还有惩
罚。在那里跟随了关于直到行为和责任的司法概念的考
虑。

－　 人类学的轴：如果青少年正是主体不再仅仅通过家
庭的能指而且还通过社会的能指表达出来的时刻，那么青
年人就不再作为人们必须为他做一切的儿童，而是作为一
个欠了先于他的那代和后于他而要他负责那代人的债务的
生命的渡者。因此他在一个运动着的世界中打开了根源的
问题，祖先性的和命运的，在运动了的世界那里，这样的
实质的传统的表象同样是变化着的。

－　 最后是精神分析的轴：在我的教学中有着最深的探
索和最多解释的轴。我们可以带着小心来细节化这些过
渡：从儿童期到潜伏期，从潜伏期到青春期。正是跟随着
弗洛伊德和谈论家庭小说中的儿童性欲理论的段落，然后
是在拉康的帮助下，抵达到神经症的个人神话。仍然强调
了在幼儿恐惧症同其客体和青少年恐惧症同其躯体和空间
关系上的区分。进一步重提了，作为考虑这个过渡的而使
用的镜子客体。但立刻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涉及一个简缩
为镜面形象的可反射平面的镜子，而是一个可返回为躯体
和声音的话语的镜子。在那里，显然，米歇儿·吉布尔的
教学留下了一个双重的痕迹。我们可以来到一个更加普遍
化的所谓的“青少年危机”的模式中，而得以强调在青少
年那里的精神分析的现实性。如果青少年是每个人在其社
会生活中的问题时间，它也是而且尤其还是性化的位置的
时间。一个这样的选择被冲动客体的无意识标记所控制，
根据幻想的和冲动生命的修改而被考虑。如果主体不能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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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认同之中，它只能这样做：通过能指的传递者们被再
认，为了这些能指代表它的能指是负重的。这个在青少年
中强调的东西，是对主体来说超越了符号性的情节，是交
谈的符号性结构，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偶像的或者理想的
传递，包括了在其中的功能。

关于弗洛伊德“个案”的教学（汉斯，杜拉，“年轻的同
性恋”）及其拉康对它们的评论（第四个讨论班），我自己
的临床，以及对“督导”带来的材料的谨慎参考滋养了我们
的交流。

超越了对解释的必要的要求，同听众的交流允许了深化在
精神分析历史中的在临床的病理学中的和在认识论中的研究
的维度。在精神分析和神话学，连同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
必要的对话已经处于它们的表述和区分的关键位置上。

讲授和争论的整体都记录下来。我非常感谢这些督导中间的翻
译者，而尤其想感谢在我讲课过程中的唯一的翻译者——霍大
同，还有提出详细和感性的重要问题的，显示出忠实、专注和
慷慨的听众们。在中国，在成都和我的所有同行一起渡过的这
段时光为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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